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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朱可欣

当接到轻舟的请托,命我为序的时候,说实在话,我是颇有些愕然

的。让一名职业编剧者为一位小说家写序,虽不知是否有这样的先例,但

总是有些被赶了鸭子上架的茫然和带点不知所措的啼笑皆非。写序文,照

常理总要请一些有声望的、有位置的、说话有些分量的文坛前辈来做才

好,把我举在前面,就算我不妄自菲薄,多少不免会有点担心被认做滥竽

充数的,所以第一反应还是推脱了才好。

但是,感动于轻舟坚持之下所蕴涵的绝对信任,我完全无法漠视,遂

只得勉力为之,希求可以不负所托吧。于是,怀着一种奇异的情感,几乎

是一口气读完了轻舟呈现在面前的原创长篇小说 《舷梯》,西雅图湿润的

雨季似乎浇淋在空气中,我徐步进入了轻舟用语词筑起的秘境边缘。神秘

的言说者轻舟,用来自大洋彼岸的声音,吟说着一个被阅读快感包裹的彼

岸故事、此岸心情……文字构建的图像开始了。

说起来,虽与轻舟神交已久,但却素未识荆。到目前为止,也不过是

通过两次电话,经由电子邮件沟通过数次而已,我们的结缘完全是因文字

而起,称得上是以文会友。我对她的了解,也完全是出于文字,出自她的

两部长篇作品——— 《唱不上去的咏叹调》和目下读者即将读到的这部 《舷
梯》。

文如其人,诚其谓 也。在 这 两 部 作 品 中,我 看 到 她 的 才 华、她 的 坚

持、她的努力、她的真诚,以及她的价值观,甚至是她的习惯。作者虽然

藏在文字后面,但即便是法国新小说派的旗手罗伯·格里耶所提倡的极端

的写实主义,将文字退回到几乎如摄像机一般的冷静与客观时,所选取的

角度也会暴露其内心世界,因为选择即是态度。

写到这里,我有点悚然,似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我

又重现,灵魂附体了,那个沉浸在美学狂热中高举存在主义大旗的浅薄但

热情洋溢的我又回来了。还是就此打住的好,我想强调的是,作者的心终

究是藏不住的。相信善于发现的睿智的读者们也可以通过文字了解轻舟的

许多侧面。因为重点在于,她的文字是极为真诚的。

对,就是这个词,真诚。 《舷梯》是一部真诚的作品,它以一家世界

五百强软件企业的西雅图分部为核心场景,以副总裁、高级主管到普通程

序员为经线,以这家公司的业绩演变和两位留美的中国留学生蔡波、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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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纬线,淋漓尽致地剖析了处身其间的一系列的人物。这些人物在现实生

活中我从未接触过,但通过轻舟的文字,似乎可以让我轻易地触摸到他们

的血肉和肌理,了解他们的欲望与梦想、困惑与失望。

应该说,这是一部只有浸淫其中多年、深深了解其中精髓的人才能写

出来的小说,诚如轻舟在前言中所提到的年轻朋友的建议,这部小说是可

以当做职场高层管理人员的教科书来读的。所谓食髓知味,我要感谢轻

舟,这部小说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窗外的风景,这是我所完全没

有涉足过的领域,没有接触过的人生内容,但又让我如此感动,既陌生又

熟悉。因为她实实在在地写出了一些可以让人充分理解的 “人”,无论小

说中出现的是美国人、英国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可以理解、可

以沟通的人,虽然文化有差异,但基本人性却是共通的。打通中西是许多

文化大师的共同理想,轻舟的这部作品,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又迈出了一

步。

近年来,国内的职场小说颇为火热,一是当代中国确实已经进入了职

场时代,二是职场人生的倾轧与争斗同样精彩,同样充满戏剧性,是值得

表现的好题材。我身边的朋友手边就颇有些如 《杜拉拉升职记》、 《输赢》

等小说做点缀,不过囿于时间的窘迫和职业的疏离,加之目下我陷入到的

这种 “除了参考书啥书也不看”的诡异状态里,大都只是扫一眼封面便撂

在一边了。不过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直觉上认为职场小说和官

场小说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同样的领导的艺术、艺术的领导。机关单位

的倾轧和争夺应该是相似的,我曾经在机关工作过将近三年,所以对此有

比较深的了解和体会,所以对于职场小说,我天然地有些没来由的好感,

直到看到轻舟的这部 《舷梯》,我才以为自己的直觉是颇为准确的。而当

《杜拉拉升职记》的电影和电视剧版本分别赚得了过亿的票房和良好的收

视率,也才让我有了一窥究竟的欲望。

不过,这也就是欲望而已,手边的工作压得太多,连陪夫人看场电影

都变得奢侈起来,所以还是没能找时间去读,无法比较,自是一件憾事。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舷梯》和 《杜拉拉升职记》不同,打的不是美女牌,

虽然里面有美女;打的也不是爱情牌,自然书中也有爱情。她似乎只是冷

静地把她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忠实地记录下来而已,但每个人物,无论国

籍,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了解了他们的家庭、性格、成长

经历、价值观,以及他们各自处理世事、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看出,轻

舟对所谓的 “商业元素”是没有兴趣的,她有兴趣的依然是人,是对人内

心世界的探寻,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这都是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所最看

重的东西,是要为之不遗余力地大声鼓与呼的。我尤其感叹于小说名字的

选取———舷梯,这个意象是如此睿智,如此形象,职场的舷梯何尝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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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舷梯? 它不由得会让人去仔细思考,人生是否只有舷梯这一条路可以

直达顶峰?

如果当年赶时髦大谈存在主义和后现代结构主义的我现在要是甩出一

句高尔基的 “文学即人学”,估计我的不少大学同窗会惊得半天合不拢嘴,

但是我却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深切地感知到,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究和钻

研没有界限,永远也探不到底,这才是所有创作者应该放在首位的关键

点。我经常建议学编剧的朋友去读读恩斯特·卡西尔的 《人论》,要比看

多少本编剧法的教材有用得多,所以我非常兴奋地看到,轻舟根本不必提

醒,就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套郭德纲一句话:“我很欣慰呀!”

轻舟无疑是智慧的,她置身于紧张忙碌的管理事务中,置身其间,又

能抽离开来,以一种相当的高度俯视自己的生活,对其进行总结和全方位

的描摹,能做到这一点需要智慧不说,至少也是达到一定境界的。但最让

我羡慕的则是轻舟现在的这种状态,文字对她而言是一种乐趣。文学在本

职工作之外,也许会变得更纯粹,也更精彩。而我不幸则把创作当做了职

业,我发现这实在是令人痛苦不堪的职业,它需要你足够强大,足够丰

富,可以把内心的真东西掏出来给观众看,因为你掏出来的东西如果是假

的,如果不真诚,观众会毫不犹豫地将你抛弃,这就是做编剧的苦恼了,

虽然许多人不相信我说做编剧是多辛苦、多累的一份工作,但我坚决不会

改变我的看法。

其实,当年的我,是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我的偶像,是年长我不足

十岁的马原、格非、苏童、余华这些人。一九八八年第六期的 《收获》杂

志是被我当做先锋文学的经典选集来收藏和保留的,成为一名小说作者,

是我的理想。但就在这一年,我开始学习编剧法,舞台艺术占据了我全部

的身心,自幼在话剧舞台的后台玩大的我,全身心地想把自己的一切都献

给话剧,献给舞台艺术。但我毕业以后,舞台艺术的危机已经成为现实,

而我心目中的先锋文学也已成为主流,苏童和余华凭借张艺谋的电影名满

天下,张艺谋也顺势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超级读者。当苏童、北村、须

兰、赵玫等六位作家同时为张艺谋创作小说 《武则天》的时候,在我心目

中的小说已死,我直接去写电影和电视剧的剧本去了,虽然我知道威廉·

福克纳是作为小说家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而不是作为好莱坞的一位编

剧。但我没有回去写小说;虽然我也知道像尤金·奥尼尔这样的舞台剧编

剧能得诺贝尔奖,但我也没有回到舞台。所以,当我看到轻舟的 《唱不上

去的咏叹调》和 《舷梯》两部作品时,留给我心中的只有感动,是的,感

动,依然有人在默默坚守着文学,守望着自己心中的文学理想,是值得人

为之大力鼓掌欢呼的,是必须的,哪怕应者寥寥。

不过,感动之余,我对 《舷梯》也有强烈的不满足感。比如,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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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似乎收束得太过匆忙,应该还有颇多的空间可以展现和回味,完全可

以走到三十万字的篇幅,至少我期待着看到蔡波得知鲁勇翻过自己这道墙

直接和迈克联系之后的反应。比如我对克努和前辈的私下联络是否牵扯了

密谋与背叛,希望有个明确的答案。比如小说采用了三个视点,除了作者

全知视点之外,还有鲁勇和蔡波与一位没出场的人物对谈的视点或称叙事

方式,这神秘的第三人我没有看清楚他或她到底是谁。是萱? 还是直接面

对读者? 还是一位不知名的两人共同的朋友? 我希望能有个答案。不过,
写到这里我自己忍不住就笑了,这是一位编剧的苛求,而不是读者对文本

的探究。编剧是全知的,笔下所有的人物都有起点和终点。小说创作是一

种自由表达,对文体的试验是作者的自由和权力,为读者留下谜题也是一

种只属于作者的乐趣。所以我会在私下把我的问题报备给轻舟,并提醒她

我所提出的建议只是一位编剧的建议而已。不过,当某些影视制作单位对

《舷梯》感兴趣而要将其改编为影视作品的时候,我的这些问题大概就不

是可有可无的了。
遥望大洋彼岸,回望大陆神州。轻舟远走异域,我则在京城打混,相

信漂泊感是相通的,但她比我要强大得多,她所面对的是异质文化的侵袭

和改造、碰撞和冲击,那是粗暴而又无法转圜的,所以可以想见,她的内

心比我要强大得多。 《唱不上去的咏叹调》是她站在西方回望东方,为父

母辈吟唱;《舷梯》则是她对西方的切入与剖析,所以,她第三次的创作

该是怎样的角度呢? 我充满好奇。
为此,我期待着她的下一部作品。
最后,借用 《舷梯》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个意象,结合我为一位做先锋

戏剧和实验戏剧的一位女性作者写的话,略作调整,献给轻舟,窃以为对

她的描摹应该是准确的:
轻舟是一位在语词的秘境里前行的歌者,她的唇间哼唱着一曲无词的

歌谣。火炬高擎在她的手中,野兽会退避,风会呼啸,而她会坚定的前

行,无所畏惧。

朱可欣匆匆于京城大屯里懒心斋

2011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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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朋友最近有点烦,主要是跟老板有点磕绊,同样的话题在 N次闲聊

后,朋友突然问:“你这个搞管理的,给我说说做管理到底好不好?”
“你想搞管理? 不再忠实于你的技术啦?”我问。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些管理阶层的内幕。”
“哈哈,我明白了,你是想以毒攻毒啊! 聪明,聪明!”
曾经在五百强泥潭里厮混了N年,见过猪跑,也吃过猪肉,要说身上

没沾点腥有点自欺欺人,只是久而不知其味,嗅觉神经不那么敏感了。朋

友的话让我想起两年前开始动笔的这本关于职场阶级斗争的书,当时是因

为有小年轻说:你写点这方面的东西吧,我们会人手一本当教科书来读。
此玩笑话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但没有当真。后来转念一想:要是当年不跟

着起哄去洋插队,而是在大学里老老实实地混下去,如果这把年纪还没有

出两本教科书的话,估计早已被扫地出门了。于是,随兴提笔划拉起来。
但由于种种不成其理由的理由,写了一半便将它搁下了,没想到一搁

就两年。这中间有人想要翻译我的 《唱不上去的咏叹调》,思路仍然在那

里,不想三心二意地将心思转移到其他话题上;又想抽时间多少学习一点

新东西,以便在告别人生时,来个 “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

而羞耻”什么的……
可朋友这么一说,到让我觉得应该将此书完成,起码多少能解答朋友

的一些问题。写东西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娱乐,更是让读者能够从中领略点

什么,吸取点什么,尤其是那些年轻气盛的白领们、那些锐气尚存决心要

在外资企业开辟一片天地的现代年轻人。能以故事的形式跟他们共享一些

枯燥的教条,对此我还是有一点点动力的。于是,我开始重拾这本被抛掷

脑后的文字。
有位上海朋友说我是一个Mix(混装),我听了大笑,感觉获得这样的

评价很有意思,尤其是从小年轻嘴里说出来。大笑以后寻思,什么是Mix?
文字、数字混装,技术、管理一坛;外加东方的文化、西方的习惯,女人

的思维、男人的心态……好像是有点 Mix! 所以,如果你在字里行间咀嚼

到了这种 Mix,一定是镶嵌在基因里的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绝非故意,
请你不必太介意,一笑了之。

实话告诉你,我并不是十分满意自己的构思,总感觉写职场这样的

书,很难触及血和肉,穿骨刺髓就更不要说了。有朋友说我的文字有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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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过于沉重,近乎悲壮,我很赞同这样的评价。生活本来就是很沉重的,
学会在沉重的生活中活得轻松是一门艺术,就像在盐分饱和的海中游泳一

样,苦涩的海水让你有一种在淡水里体会不到的漂浮感、轻松感,因为沉

重本身正好传递了一种托起你的力量,让你向上,让你坦然。一旦进入这

种境界,你便会不由自主地喜欢这样的生活艺术:无味的清香、无声的曲

调、无语的激昂……
人的欲望就像癌细胞,在适当的条件下会一触即发,迅速分裂,最终

导致肿瘤的产生。相信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无数这样的癌细胞,发作与否和

什么时候发作,全靠细胞生长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否能得到满足。职场上人

的欲望就跟癌细胞一样,一旦升职和金钱利益的渴求膨胀到一定的程度,
身体就会亢进地分泌出肿瘤生长需要的营养液。即便你无心抗争,无意攀

附,甚至希望得过且过;即便你天生是一块好组织、好材料,但癌细胞的

不死性、迁移性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你不得不变异,必须被癌化……
我的期望值仅仅是:在大太阳天将办公室里的坐椅靠垫翻出来晒晒,

让人们在解读一个又一个藏匿在靠垫里的阴谋的过程中多多少少吸取点什

么,因为被晒过的靠垫往往吸纳了阳光味,闻起来颇爽的,会给你的封闭

的办公室空间增添一丝生气。
还是那句老话: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本书故事纯属虚构,请务必不要

自寻烦恼,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轻舟

2010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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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咸鱼翻身的机会

会议室里的空气从早晨八点就被烘烤到下午一点,焦脆弥漫了整个房

间,伴随着比萨饼的余味,那种烤焦了的烧饼夹着奶酪和番茄酱的酸味,
从房间角落的垃圾桶里飘过来。可怜的一点从空调通风口里挤出来的水蒸

气分子四处乱窜,无处藏身,最终碰撞在宽大厚实的落地玻璃门上,粉身

碎骨,壮烈地牺牲在石英战场。
屋子正中间的圆桌子边聚了四颗脑袋,一个金色、两个棕色和一个黑

色。每颗脑袋里面都在翻江倒海,滚腾不已,额头表皮滋滋地冒着微汗。
四颗脑袋面前都摊着笔记本电脑,桌子上散乱着无糖可乐罐、冰茶纸杯、
口香糖纸、油炸土豆片袋。

“比尔,如果你不给我两个人头的话,那个自动化项目我就做不下去。
你知道,这个项目对我们团队很重要的,比起其他的团队来说,我们一直

在超负荷地工作……”声音从圆桌正中间的电话里传来,带着口音且有点

含糊不清,口气却很歇斯底里。
“好了,阿兰德,我已经说过啦,你有足够多的人了,这个项目不是

目前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我会考虑你的要求的。”说话的是棕色头发之

一,大而圆胖的那颗。
圆胖脑袋叫比尔,是这个团队的掌门人。
说这话时,比尔锁着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他非常不耐烦地打断了电话

另一端的印度人阿兰德,“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
约翰、阿兰德,你们那头太晚了,回去睡觉吧!”

“比尔……”电话那头的阿兰德还想说什么。
“晚安!”比尔有点粗鲁地挂掉了电话。

与印度人相反,北京的约翰吴没有吭声。约翰吴这会儿正躺在床上,
闭着眼睛,电话筒放在枕头边,只竖了个左耳朵等待比尔这声晚安。

“晚安。”他有气无力地应付了一声,顺手关掉了床头的台灯。
在这个冗长的会议进行的当儿,约翰吴其实已经打了好几次盹,电话

那头不停地吵什么,他时而听得清,时而听不清。不是他不重视老板的重

要会议,他是实在支撑不住这样从午夜到凌晨的马拉松会议。约翰吴想不

通阿兰德那个印度阿三怎么对抢人力资源和设备预算如此有兴趣,尽管身

处差不多同样糟糕的时间段,阿兰德居然精神抖擞,没有一点睡意。

003



约翰吴对人力资源和预算不怎么在乎,多点少点不会让他产生巨大的

危机感,看来一定是钱和权的力量让阿兰德宁可抛弃睡眠这种最幸福的事

件。钱啊,权啊,真的那么重要? 约翰吴这么想着,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比尔高高地举起臂膀,向后做了一个伸懒腰的动作,长叹一声,然后

说:“这个阿兰德,每次开会就是要人头要人头,要得心安理得,津津乐

道,我哪里有那么多人给他?”

会议室里的其他三颗脑袋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淡笑一下,表示同意

老板的说法,但谁都没有说话,不过凑近电话的脑袋不由自主地离开了桌

面。
“诸位,休息十五分钟,然后接着开会。”比尔一挥手,大家都站了起

来。

蔡波,那个黑头发脑袋,从洗手间出来,冷不丁地有人朝他肩上重重

地拍了一下,他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米歇尔。米歇尔说: “波,这次

老板有好戏了,你就等着高升吧,我给你当部下。”他接着向蔡波挤了一

下眼睛。

北京的约翰吴起了英文名,而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蔡波仍然使用

中国名字,只不过将姓和名颠倒过来而已。
“你开什么玩笑,我给你当部下还差不多。”蔡波盯着米歇尔那双宝蓝

色的漂亮眼睛,研究着他的面部表情,心里一阵冷笑,心想: “又来了,

自己成天想往上爬,还要将黑锅往别人头上扣。”

米歇尔有着一头深棕色的软发,高高的个子,人很瘦,脸部由于暴

晒,在皮肤呈现时髦的古铜色的同时,褶皱也开始堆砌到消瘦的面部。从

脸面看,比他实际的四十四岁的年龄大几岁,只是没有他那个年龄通常所

有的大肚腩,因此给人一种干练的感觉。

蔡波跟米歇尔同年,属龙,但看上去年轻得多,一头的青丝,脸上几

乎没有什么皱纹。虽然是亚洲人典型的中等偏高偏瘦的身材,比米歇尔却

至少矮了半个头。由于爱运动的缘故,他的体型保持得不错。米歇尔常常

开玩笑说:“波,是不是吃米饭就会显得年轻? 你们亚洲人看上去怎么个

个都像小孩子? 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该吃米饭为主了。”

说这话时,米歇尔总是加重 “小孩子”这个词,并掺点鄙夷的神态,

听话听音,蔡波不认为米歇尔是在赞扬自己看上去年轻,不过是在取笑他

“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意思。
“改什么改? 米饭没有意大利空心粉养人,要不你看上去怎么会这么

酷? 你说你这辈子交了多少个女朋友? 我哪里比得了你?”蔡波当然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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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吃素的,反唇相讥。

可米歇尔似乎一点不在意蔡波的嘲笑,反倒得意扬扬地开始扳着指头

算起他交过的女朋友来: “九个,不,到目前为止,有十一个,其中四个

是亚洲人,一个俄罗斯的,一个澳大利亚的,其余是跟我一样的白人。”

他扬扬自得,很有炫耀的味道。
“是啊,我真是很嫉妒你呢。”蔡波附和着说,作为男人,他觉得受到

了挑战,有点妒忌是真,可心里同时也飘过一缕鄙视, “你什么时候把你

自己 ‘嫁’出去呀?”
“快了,我的目标是六十岁前我的儿子要高中毕业,我现在正在跟一

个爱尔兰人约会。”
“是吗? 那恭贺你啦!”
“谢谢。”米歇尔笑了。
“这次的怎么样?”蔡波问。
“别提了,”米歇尔咂吧着嘴说, “小妮子金发碧眼的,纯种白人,很

吸引人。”
“哦,你是不是已经神魂颠倒啦?”
“嗯,差不多吧。你知道,我很注意我孩子的遗传基因的。”
“什么意思? 你考虑太早太多了吧?”
“波,我告诉你,这种事情绝对不会考虑过早过多的。你想,我希望

有一个良种的后代,优良的基因,我一方只能起一半的作用,当母亲的是

不是也很重要?”
“记得你不是学生物的吧,计划个物种的优胜劣汰?”

米歇尔没有理会蔡波的戏言,继续说: “这小妮子,嘿嘿,以后生的

孩子也会跟她一样漂亮,是个金发碧眼的小家伙。”

米歇尔在说这种话时,从不掩饰自己是个白人的优越感,每每谈到这

个话题,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这一点,这让蔡波感觉非常不爽。

蔡波微微一笑,开始扳手指了,他想算算米歇尔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到

底什么时候必须结婚。
“别算,别算,我很快就会结婚的。”米歇尔显然看出蔡波在干什么。

蔡波笑了,米歇尔说他马上就要结婚都说了两年了,准新娘换了好几

个,这婚还没有结成。他觉得米歇尔就是东方人眼中典型的西方人,虽然

他以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偏见,但还是不得不承认,真正碰到一个像米歇尔

这样的,虽然人数不多,却是名副其实且正宗的。

每次侃到这个话题,蔡波都会居高临下地讥讽米歇尔一番,感觉总是

很痛快,很解气,并以此为乐,就像米歇尔把他贬为缺经少验的毛小孩一

样。实际上,暗地里他很有些羡慕米歇尔的自由和潇洒,常常感叹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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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方人命运和文化的如此不同。蔡波是被定格在二十几年前的那个生活

背景里的人,似乎骨子里浸透了传统和道义。

在米歇尔心里,蔡波最多只能是他的部下,现在与他成了平起平坐的

同事,说什么都不应该,不过是没有办法的事。因此,他时不时地要提醒

蔡波:“波,当初提升你时,是我极力向老板推荐的,你知道吗? 没有我,

可就没有你波的今天啦。”
“真是大言不惭!”蔡波心里骂道,可嘴上却说: “当然,我很感谢你

的,米歇尔,这几年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蔡波的态度是,这样的面子话要说足说够,心存不存感激完全是另外

一回事,他自然知道自己的提升其实与米歇尔没有多大的关系,不过米歇

尔在先他一步坐上管理交椅的情况下,没有反对他的提升应该是值得让他

感激的,毕竟在这样险山恶水的职场,有个朋友总比没有的好。

蔡波原本是打算跟米歇尔做朋友的,但最终并没有能够将米歇尔上升

到朋友一级,是因为米歇尔在他背后作了一些令他不快的手脚后,他便决

定与他拉开距离,开始对他反唇相讥,处处针尖对麦芒了。

听到蔡波说给自己当部下,米歇尔面露喜色。

“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有秘密?”马克,那个金发脑袋,凑了过来。矮

个子马克宽宽胖胖,纯种的德国后裔,金发碧眼,可惜眼睛很小,与他的

体型不太相称。比蔡波和米歇尔小好几岁的马克,走起路来精神抖擞,说

话也跟他走路一样很冲,小眼总是很不安分,四处乱串,好像随时都在揣

摩别人的话外音。
“没有啊,在你马克面前我们哪敢有什么秘密?”米歇尔笑着说。
“那在这里嘀嘀咕咕的,不如拿到会上去说说。”马克似乎在开玩笑,

又似乎很认真地说。
“那就没有意思啦。”米歇尔说。
“怎么会没意思? 只要比尔不到就会有意思,哈哈。”马克说完,冲蔡

波鬼眨了一下眼睛。
“你真的想听?”
“当然,要不我在这里跟你们浪费时间干吗? 你们这两个北部下来的

旅游者!”
“好好好,我们在你圣荷西的地盘上算个旅游者,在你这个地主面前

也只有俯首听命啦!”米歇尔笑了,“我们在说我们这三个人中谁会第一个

升迁的事。”
“谁?”马克立刻来了兴趣。
“你说呢?”米歇尔故弄玄虚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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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沉思了一刻,说:“自然是你老资格的米歇尔啦。”
“错!”米歇尔脱口而出, “马克,你说我们两个是不是都该给波蔡当

部下? 你看人家成绩一串一串的,老板的红人呢。”他随即向马克挤了挤

眼。

蔡波的脸上立刻就显出不悦的神情来,他没有想到米歇尔对自己的袭

击是如此直截了当,一时不知道找什么样的话来反驳。
“对啊,我们都要为你工 作 啊!”马 克 应 和 道,看 不 出 脸 上 是 什 么 表

情。

蔡波心里很不高兴,他已经感到了来自米歇尔和马克的明显的敌意。

至少在这之前,他们对他的挤兑都是在背后的,并没有公开的,面子上跟

他也很过得去。他有时真想找个机会将一切放到桌面上,跟他们公开决斗

一番,可是他没有这样的勇气。蔡波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有些懦弱,最多在

心里愤愤地骂几句,悄悄出点气而已。他从小就没有学会跟人公开争吵,

说得好听一点,是有一定的涵养。现在,他们公开讽刺他了,他却不知道

怎样反击。他觉得自己特别迟钝,说不出什么有分量的,能让他们 “给我

闭嘴”这样的话来,只好憨憨地笑一笑,表示自己不想与他们一般见识。

“我们继续开会吧。”比尔利用休息时间打完了一串电话后回到会议

室。

这是比尔团队的季度会议,他的全部直接部下米歇尔、马克、蔡波、

约翰吴和阿兰德都必须参加这个会议。这样的会议一般要开一天半,从第

一天的下午开到晚上六七点,以将就印度和中国的时间,然后第二天再继

续开一整天。今天是会议第二天,剩下的议题还有多半。
“听着,下面的内容只限于我们在座的几位知道。”比尔说完这句话

后,停顿了一下。

会议室的空气顿时便静止了,听到的只有呼吸声。米歇尔、马克和蔡

波的神经立刻绷紧了,有点兴奋,又有点紧张。说实在的,成天埋头于不

死不活的工作,大家都期待着有什么发生,很久没有这样的兴奋点了,没

有地震也应该来点海啸。但见比尔的严肃像,三人都意识到有什么严重的

事要发生,又都有些不希望这么快就卷入未知的事态中去。
“明白。”马克说,其余两人也急忙点了点头,身体都不由自主地从旋

转椅上的舒服态变成直立的紧张态。

比尔扫了一眼大家,对几个人的反应表示满意,然后才说: “上边要

改组了! 不知你们听说没有?”
“没有。”米歇尔说。
“玛丽今天上午被解雇了,她在五点以前就必须离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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